
內
地
熱
播
的
電
視
劇
《
喬
家
大
院
》
，
使
觀
眾
看
到
了
舊

時
銀
錢
匯
兌
業
經
營
的
情
況
，
劇
中
用
成
隊
的
馬
車
運
送
銀
両

的
畫
面
，
給
人
們
留
下
了
深
刻
印
象
。

中
國
在
錢
莊
和
銀
行
出
現
以
前
，
銀
錢
在
異
地
間
流
通
存

在
很
多
困
難
，
舊
時
以
白
銀
作
為
貨
幣
，
運
送
三
十
萬
両
銀
子

，
約
重
十
噸
，
走
幾
百
里
上
千
里
路
，
很
不
安
全
，
即
使
請
了

保
鏢
，
增
大
了
經
營
成
本
不
說
，
也
經
常
出
問
題
。
由
此
有
人

想
到
創
辦
票
號
，
晉
商
雷
履
泰
和
他
開
辦
的
日
升
昌
顏
料
舖
兼

票
號
即
是
早
期
最
知
名
的
。

清
乾
隆
年
間
，
山
西
人
雷
履
泰
開
了
一
家
日
升
昌
顏
料
舖

，
經
營
的
顏
料
中
有
一
種
原
料
銅
綠
，
產
地
在
四
川
。
當
時
如

果
到
四
川
購
買
銅
綠
需
要
攜
帶
大
量
現
銀
，
很
不
方
便
，
也
不

安
全
。
雷
履
泰
想
出
了
﹁易
地
取
款
﹂
的
辦
法
，
在
四
川
開
了

分
號
，
購
貨
款
可
以
由
四
川
的
分
號
代
付
。
後
來
日
升
昌
又
在

一
些
大
城
市
相
繼
開
了
二
十
幾
家
分
號
，
不
但

為
本
號
服
務
，
也
為
其
他
客
商
服
務
。
譬
如
有

的
商
人
要
從
北
京
往
四
川
匯
款
，
只
需
把
銀
両

交
到
北
京
日
升
昌
，
攜
帶
由
日
升
昌
開
據
的
匯

票
，
到
四
川
日
升
昌
就
可
以
兌
換
現
銀
。
後
來

，
以
銀
錢
匯
兌
為
業
的
票
號
便
應
運
而
生
，
極

大
地
方
便
了
商
業
的
付
款
方
式
，
不
但
使
一
批

晉
商
發
了
大
財
，
而
且
促
進
了
商
品
流
通
和
生

產
力
的
發
展
。
雷
氏
也
由
此
成
為
中
國
近
代
金

融
業
之
鼻
祖
。

到
了
咸
豐
年
間
，
北
京
已
有
約
三
十
家
票

號
。
票
號
初
期
主
要
經
營
匯
兌
業
務
，
後
來
也

經
營
存
放
款
業
務
。
創
辦

票
號
的
初
期
，
經
營
票
號

的
主
要
還
是
山
西
人
。

隨
着
票
號
的
風
行
，

錢
莊
（
銀
號
）
也
不
甘
後

人
，
繼
晉
商
之
後
，
北
京

又
出
現
了
著
名
的
錢
莊

﹁四
大
恒
﹂
，
它
們
是
：

恒
興
、
恒
和
、
恒
利
、
恒
源
。
東
家
都
是
浙
江

寧
波
人
，
地
址
都
設
在
東
四
牌
樓
附
近
。
四
大

恒
的
資
本
雄
厚
，
信
用
良
好
，
又
專
門
結
交
官

僚
富
商
，
存
放
的
款
項
大
部
分
是
清
宮
內
務
府

和
各
旗
籍
官
員
的
。
四
大
恒
也
向
北
京
各
大
當

舖
發
放
貸
款
，
成
為
主
要
為
高
官
顯
貴
、
富
商

服
務
的
銀
號
。
當
時
北
京
人
要
顯
示
身
份
高
貴

，
講
究
頭
頂
馬
聚
源
，
腳
踩
內
聯
升
，
身
穿
瑞

蚨
祥
，
腰
纏
四
大
恒
。
一
九
○
○
年
，
八
國
聯

軍
攻
入
北
京
，
北
京
各
家
的
銀
號
、
錢
莊
慘
遭

浩
劫
。
據
說
四
大
恒
的
白
銀
，
八
國
聯
軍
用
了

三
天
時
間
才
搶
運
完
。

到
了
清
末
民
初
，
前
門
外
西
河
沿
、
錢
市
胡
同
、
施
家
胡

同
成
了
眾
多
私
家
銀
號
的
聚
集
地
，
這
裡
集
中
了
浙
江
、
山
東

、
山
西
、
河
北
、
潮
州
等
地
的
鉅
賈
，
在
此
開
了
多
家
銀
號
。

據
民
國
八
年
（
一
九
一
九
年
）
的
統
計
，
北
京
從
事
銀
錢
兌
換

業
務
的
錢
莊
有
五
十
八
家
、
兌
換
莊
七
家
、
匯
兌
所
三
十
七
家

。
一
些
有
信
譽
的
商
家
也
涉
足
其
間
，
如
柳
泉
居
飯
館
、
稻
香

春
食
品
店
都
做
過
存
取
款
業
務
。

一
九
○
六
年
，
清
政
府
的
戶
部
銀
行
在
北
京
設
立
，
到
了

一
九
○
八
年
改
名
為
大
清
銀
行
，
實
際
上
是
國
家
銀
行
，
在
全

國
設
有
二
十
多
家
分
行
，
辛
亥
革
命
以
後
又
改
組
為
中
國
銀
行

。
一
九
○
八
年
清
政
府
郵
傳
部
在
北
京
設
立
交
通
銀
行
，
其
宗

旨
是
振
興
鐵
路
、
航
運
、
郵
務
、
電
信
。
隨
後
北
京
又
相
繼
成

立
了
北
洋
保
商
、
興
業
、
儲
蓄
、
信
誠
、
新
華
、
鹽
業
、
中
孚

、
金
城
、
農
工
、
大
陸
、
實
業
等
銀
行
。
它
們
大
多
設
在
前
門

附
近
，
形
成
當
年
北
京
的
金
融
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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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
景
深
（
一
九
○
二
至
一
九
八
五
）
是
現
代
著
名
的

學
者
，
他
的
著
述
甚
多
，
以
翻
譯
及
文
學
史
類
為
主
，
尤

其
一
些
寫
文
人
文
事
及
回
憶
錄
性
質
的
書
最
為
重
要
，
如

《
文
人
剪
影
》
、
《
文
人
印
象
》
及
《
文
壇
憶
舊
》
等
，

更
是
新
文
學
研
究
者
必
備
的
工
具
書
。
但
，
在
純
創
作
上

，
他
只
寫
過
小
說
集
《
梔
子
花
球
》
（
又
名
《
為
了
愛
》

及
《
失
戀
的
故
事
》
）
、
散
文
集
《
小
妹
》
和
詩
集
《
荷

花
》
。

《
荷
花
》
（
上
海
開
明
書
店
，
一
九
二
八
）
初
版
只
印
了
一
千
五
百
冊
，

八
十
年
後
的
今
天
，
非
常
罕
見
。
這
本
僅
七
十
四
頁
的
小
詩
集
，
共
收
了
趙
景

深
一
九
二
二
至
二
七
年
間
的
詩
作
三
十
八
首
，
全
按
寫
作
時
間
順
序
安
排
。

他
在
《
前
記
》
中
說
，
寫
詩
與
心
情
關
係
密
切
，
前
面
的
十
餘
首
，
寫
於

初
涉
社
會
的
頭
兩
年
，
當
時
﹁依
舊
是
孩
子
般
的
心
情
，
所
以
充
滿
了
愉
快
，

歌
頌
着
花
，
光
，
愛
，
出
產
也
較
多
。
﹂
後
來
因
為
工
作
多
了
，
接
觸
社
會
越

深
，
寫
詩
的
興
趣
也
日
漸
減
退
。
最
後
，
他
終
於
慨
嘆
﹁近
來
逐
漸
麻
木
，
連

夢
都
做
不
成
了
，
詩
也
不
會
唱
了
，
也
許
這
第
一
詩
集
也
就
是
我
最
後
的
詩
集

了
罷
？
﹂

《
荷
花
》
這
件
漂
亮
的
書
衣
，
是
錢
君
匋
的
傑
作
，
較
諸
集
內
那
些
比

﹁胡
適
體
﹂
略
進
一
步
的
自
由
詩
，
更
有
藝
術
性
，
更
吸
引
人
。

有
關
王
國
維
之
死
，
如
果
我
們
接
受
﹁殉

清
死
節
﹂
或
者
﹁死
諫
﹂
之
類
的
說
法
，
那
就

不
妨
看
一
看
王
國
維
﹁死
諫
﹂
的
對
象
、
當
時

已
經
遜
位
的
宣
統
皇
帝
溥
儀
又
是
如
何
看
待
王

國
維
以
及
他
的
自
沉
的
。

作
為
清
朝
最
後
一
個
皇
帝
，
溥
儀
出
生
於

一
九
○
六
年
，
即
清
光
緒
三
十
二
年
。
是
年
王

國
維
二
十
九
歲
（
王
國
維
出
生
於
一
八
七
七
年
，
即
清
光
緒
三
年

）
。
而
當
溥
儀
一
九
○
九
年
三
歲
登
基
的
時
候
，
王
國
維
已
過
而

立
。
光
緒
三
十
四
年
，
也
就
是
後
來
的
宣
統
皇
帝
溥
儀
兩
歲
的
時

候
，
王
國
維
隨
羅
振
玉
入
京
，
任
學
部
總
務
司
行
走
，
這
大
概
是

王
國
維
開
始
自
己
與
清
皇
朝
發
生
一
種
具
體
而
切
實
關
係
的
開
始

。
以
至
於
後
來
有
關
王
國
維
之
死
而
引
發
的
﹁殉
清
死
節
﹂
或
者

﹁死
諫
﹂
等
說
法
，
大
抵
都
與
王
國
維
與
清
王
朝
乃
至
清
皇
室
之

間
這
種
具
體
而
切
實
的
關
係
有
關
。
但
別
說
是
王
國
維
，
就
連
將

王
國
維
引
進
風
雨
飄
搖
之
中
的
大
清
朝
廷
的
羅
振
玉
，
當
時
皆
無

緣
與
當
朝
天
子
會
面
。

王
國
維
擔
任
上
述
學
部
總
務
司
行
走
不
久
，
就
爆
發
了
辛
亥

之
役
，
清
王
朝
被
推
翻
。
王
國
維
又
隨
羅
振
玉
，
攜
家
流
落
日
本

。
直
至
民
國
十
二
年
，
也
就
是
一
九
二
三
年
，
王
國
維
等
人
因
極

力
鼓
吹
推
動
溥
儀
﹁復
辟
﹂
的
蒙
古
升
允
之
薦
舉
，
任
職
溥
儀
南

書
房
行
走
。
這
大
概
應
該
算
王
國
維
近
距
離
接
觸
溥
儀
的
開
始
。

羅
振
玉
《
海
寧
王
忠
愨
公
傳
》
中
說
王
國
維
﹁先
世
籍
開
封
，
當

北
宋
時
，
其
遠
祖
曰
珪
、
曰
光
祖
、
曰
稟
，
三
世
均
以
武
功
顯
，

而
兩
世
死
國
難
，
《
宋
史
》
有
傳
﹂
。
這
段
文
字
尤
為
值
得
注
意

的
地
方
在
於
：
王
國
維
祖
上
就
有
盡
忠
死
節
之
傳
統
。

在
溥
儀
後
來
的
回
憶
錄
《
我
的
前
半
生
》
中
，
第
一
次
出
現

王
國
維
，
是
在
溥
儀
已
經
遜
位
十
餘
年
後
：

我
下
了
決
心
。
我
也
找
到
了
﹁力
量
﹂。

我
在
婚
禮
過
去
之
後
，
最
先
運
用
我
當
家
做
主
之
權
的
，
是

從
參
加
婚
禮
的
遺
老
裡
，
挑
選
了
幾
個
我
認
為
最
忠
心
的
、
最
有

才
幹
的
人
，
作
為
我
的
股
肱
之
臣
。
被
選
中
的
又
推
薦
了
他
們
的

好
友
，
這
樣
，
紫
禁
城
裡
一
共
增
加
了
十
二
三
條
辮
子
。
這
就
是

：
鄭
孝
胥
、
羅
振
玉
、
景
永
昶
、
溫
肅
、
柯
劭
愨
、
楊
鍾
羲
、
朱

汝
珍
、
王
國
維
、
商
衍
瀛
等
等
。
我
分
別
給
了
他
們
﹁南
書
房

（
皇
帝
書
房
）
行
走
﹂
、
﹁懋
勤
殿
（
管
皇
帝
讀
書
文
具
的
地
方

）
行
走
﹂
的
名
銜
。

從
這
段
文
字
看
，
王
國
維
與
另
外
十
餘
人
一
道
，
被
試
圖
擺

脫
紫
禁
城
的
封
閉
或
者
獲
得
自
由
獨
立
的
已
經
遜
位
的
溥
儀
選
為

股
肱
之
臣
。
而
溥
儀
的
﹁旋
乾
轉
坤
﹂
﹁密
圖
大
計
﹂
的
理
想
，

也
就
主
要
依
靠
這
些
在
民
國
依
然
留
着
辮
子
的
忠
貞
不
貳
的
臣
子

去
實
現
了
。

但
溥
儀
很
快
就
發
現
，
即
便
是
這
些
被
他
一
度
引
為
股
肱
之

臣
的
﹁清
流
﹂
們
，
大
多
也
是
裝
腔
作
勢
、
誇
誇
其
談
之
人
，
不

過
是
為
了
一
己
之
私
、
沽
名
釣
譽
或
者
光
宗
耀
祖
而
已
，
甚
至
還

不
乏
招
搖
撞
騙
之
徒
。
這
對
聽
信
了
清
流
們
﹁內
自
振
奮
而
外
示

韜
晦
﹂
的
進
言
、
一
心
圖
謀
恢
復
—
—
﹁光
復
故
物
﹂
、
﹁還
政

於
清
﹂
—
—
的
溥
儀
來
說
，
無
疑
是
一
個
巨
大
的
反
諷
，
也
讓
他

在
領
略
了
一
番
人
生
百
態
之
餘
，
徒
生
一
種
遊
戲
心
理
：

他
（
羅
振
玉
）
在
清
末
做
到
學
部
參
事
，
是
原
學
部
侍
郎
寶

熙
的
舊
部
，
本
來
是
和
我
接
近
不
上
的
，
在
我
婚
後
，
由
於
升
允

的
推
薦
，
也
由
於
他
的
考
古
學
的
名
氣
，
我
接
受
了
陳
寶
琛
的
建

議
，
留
作
南
書
房
行
走
，
請
他
參
加
了
對
宮
中
古
彝
器
的
鑒
定
。

和
他
前
後
不
多
時
間
來
的
當
時
的
名
學
者
，
有
他
的
姻
親
王
國
維

和
以
修
元
史
聞
名
的
柯
劭
愨
。
陳
寶
琛
認
為
南
書
房
有
了
這
些
人

，
頗
為
清
室
增
色
。

…
…

羅
振
玉
並
不
經
常
到
宮
裡
來
，
他
的
姻
親
王
國
維
能
替
他

﹁當
值
﹂
，
經
常
告
訴
他
當
他
不
在
的
時
候
，
宮
裡
發
生
的
許
多

事
情
。
王
國
維
對
他
如
此
服
服
帖
帖
，
最
大
的
原
因
是
這
位
老
實

人
總
覺
得
欠
羅
振
玉
的
情
，
而
羅
振
玉
也
自
恃
這
一
點
，
對
王
國

維
頗
能
指
揮
如
意
。
我
後
來
才
知
道
，
羅
振
玉
的
學
者
名
氣
，
多

少
也
和
他
們
這
種
特
殊
瓜
葛
有
關
。
王
國
維
求
學
時
代
十
分
清
苦

，
受
過
羅
振
玉
的
幫
助
，
王
國
維
後
來
在
日
本
的
幾
年
研
究
生
活

，
是
靠
着
和
羅
振
玉
在
一
起
過
的
。
王
國
維
為
了
報
答
他
這
份
恩

情
，
最
初
的
幾
部
著
作
，
就
以
羅
振
玉
的
名
字
付
梓
問
世
。
羅
振

玉
後
來
在
日
本
出
版
、
轟
動
一
時
的
《
殷
墟
書
契
》
，
其
實
也
是

竊
據
了
王
國
維
甲
骨
文
的
研
究
成
果
。
羅
、
王
二
家
後
來
做
了
親

家
，
按
說
王
國
維
的
債
務
更
可
以
不
提
了
，
其
實
不
然
，
羅
振
玉

並
不
因
此
忘
掉
了
他
付
出
過
的
代
價
，
而
且
王
國
維
因
他
的
推
薦

得
以
接
近
﹁天
顏
﹂
，
也
要
算
做
欠
他
的
情
分
，
所
以
王
國
維
處

處
都
要
聽
他
的
吩
咐
。
我
到
了
天
津
，
王
國
維
就
任
清
華
大
學
國

文
教
授
之
後
，
不
知
是
由
於
一
件
什
麼
事
情
引
的
頭
，
羅
振
玉
竟

向
他
追
起
債
來
，
後
來
不
知
又
用
了
什
麼
手
段
再
三
地
去
逼
迫
王

國
維
，
逼
得
這
位
又
窮
又
要
面
子
的
王
國
維
，
在
走
投
無
路
的
情

況
下
，
於
一
九
二
七
年
六
月
二
日
跳
進
昆
明
湖
自
盡
了
。

對
於
王
國
維
，
溥
儀
似
乎
有
着
比
羅
振
玉
稍
好
的
印
象
與
評

價
。
我
們
當
然
不
會
完
全
聽
信
溥
儀
在
《
我
的
前
半
生
》
中
對
於

羅
、
王
二
人
的
評
價
，
包
括
對
羅
王
之
間
學
術
關
係
上
的
議
論
，

但
我
們
不
得
不
面
對
的
一
個
事
實
是
，
當
羅
、
王
二
人
將
自
己
的

人
生
氣
節
和
政
治
理
想
很
大
程
度
上
寄
託
在
已
經
遜
位
的
溥
儀
身

上
，
寄
託
在
已
經
被
民
國
推
翻
了
的
清
王
室
的
恢
復
（
復
辟
）
之

上
的
時
候
，
他
們
似
乎
忽
略
了
那
個
寄
託
他
們
理
想
的
宣
統
皇
帝

，
究
竟
又
是
如
何
看
待
他
們
的
。

如
果
說
在
《
我
的
前
半
生
》
中
，
溥
儀
給
我
們
勾
勒
出
了
一

個
近
於
﹁混
世
﹂
的
羅
振
玉
形
象
，
那
麼
比
較
而
言
，
王
國
維
的

形
象
，
大
抵
還
算
﹁端
正
﹂
：

王
國
維
死
後
，
社
會
上
曾
有
一
種
關
於
國
學
大
師
殉
清
的
傳

說
，
這
其
實
是
羅
振
玉
做
出
的
文
章
，
而
我
在
不
知
不
覺
中
，
成

了
這
篇
文
章
的
合
作
者
。
過
程
是
這
樣
：
羅
振
玉
給
張
園
送
來
了

一
份
密
封
的
所
謂
王
國
維
的
﹁遺
摺
﹂
，
我
看
了
這
篇
充
滿
了
孤

臣
孽
子
情
調
的
臨
終
忠
諫
的
文
字
，
大
受
感
動
，
和
師
傅
們
商
議

了
一
下
，
發
了
一
道
﹁上
諭
﹂
說
，
王
國
維
﹁孤
忠
耿
耿
，
深
堪

惻
憫
…
…
加
恩
謚
予
忠
愨
…
…
賞
給
陀
羅
經
被
並
洋
二
千
元
…
…

﹂
羅
振
玉
於
是
一
面
廣
邀
中
日
名
流
、
學
者
，
在
日
租
界
日
本
花

園
裡
為
﹁忠
愨
公
﹂
設
靈
公
祭
，
宣
傳
王
國
維
的
﹁完
節
﹂
和

﹁恩
遇
之
隆
，
為
振
古
所
未
有
﹂
，
一
面
更
在
一
篇
祭
文
裡
宣
稱

他
相
信
自
己
將
和
死
者
﹁九
泉
相
見
，
諒
亦
匪
遙
﹂
。
其
實
那
個

表
現
着
﹁孤
忠
耿
耿
﹂
的
遺
摺
，
卻
是
假
的
，
它
的
翻
造
者
正
是

要
和
死
者
﹁九
泉
相
見
﹂
的
羅
振
玉
。

顯
然
溥
儀
並
沒
有
糊
塗
到
足
以
讓
那
些
所
謂
的
股
肱
之
臣
肆

意
玩
弄
於
股
掌
之
間
。
對
於
羅
振
玉
與
王
國
維
之
間
的
恩
恩
怨
怨

，
他
似
乎
也
有
着
超
乎
一
般
人
印
象
的
﹁洞
察
﹂
與
﹁清
明
﹂
：

這
篇
祭
文
的
另
一
內
容
要
點
，
是
說
他
當
初
如
何
發
現
和
培

養
了
那
個
窮
書
記
，
這
個
當
時
﹁黯
然
無
力
於
世
﹂
的
青
年
如
何

在
他
的
資
助
指
點
之
下
，
終
於
﹁得
肆
力
於
學
，
蔚
然
成
碩
儒
﹂

。
總
之
，
王
國
維
無
論
道
德
、
文
章
，
如
果
沒
有
他
羅
振
玉
就
成

不
了
氣
候
。
那
篇
祭
文
當
時
給
我
的
印
象
，
就
是
這
樣
。

只
是
即
便
是
這
樣
的
評
價
，
顯
然
與
王
國
維
不
惜
以
生
命
之

軀
而
殉
之
的
那
個
理
想
之
間
，
依
然
有
着
天
壤
之
別
。

二
○
○
八
年
五
月
二
日
杭
州
華
家
池

做
人
做
事
，
要
不
迷
失
方
向
，
總
須
有
個
合
理
可
行
的
坐

標
。
行
為
處
世
，
要
不
左
右
搖
擺
，
就
得
把
自
己
放
在
適
當
的

位
置
，
這
樣
才
能
以
平
和
的
心
態
看
人
看
己
，
以
清
醒
的
頭
腦

對
人
對
事
。
世
界
第
二
大
軟
件
公
司C

A

公
司
董
事
長
王
嘉
廉

，
是
這
樣
闡
述
他
的
經
營
理
念
的
：
﹁C A

實
際
上
是
一
家
大

公
司
，
但
在
我
們
思
維
中
卻
是
一
家
小
公
司
。
沒
有
什
麼
了
不

得
。
﹂
可
見
，
看
﹁輕
﹂
自
己
，
不
覺
得
自
己
了
不
起
，
是
為

了
做
更
了
不
起
的
事
業
，
是
為
了
增
﹁重
﹂
自
己
，
顯
然
這
是

成
就
大
業
的
基
點
，
是
通
向
美
好
未
來
的
長
梯
。
相
反
，
一
事

當
前
，
先
看
﹁重
﹂
自
己
，
必
然
導
致
盲
目
樂
觀
，
狂
妄
自
大

。
而
傲
慢
之
時
，
就
是
危
險
之
時
。
看
﹁輕
﹂
自
己
，
才
能
自

重
、
自
珍
和
自
愛
，
這
種
﹁輕
﹂
，
如
同
太
極
推
手
，
實
可
四

兩
撥
千
斤
。
如
同
輕
聲
細
語
，
有
時
遠
比
高
聲
大
嗓
來
得
有
震

撼
力
。重

與
輕
，
既
充
滿
矛
盾
又
辯
證
統
一
。
山
尖
之
﹁重
﹂
，

代
表
了
一
種
高
度
；
針
尖
之
﹁輕
﹂
，
體
現
了
一
種
力
度
。
哲

人
畢
希
納
說
，
人
就
是
﹁灰
塵
、
沙
粒
和

泥
土
﹂
。
人
本
身
就
是
很
輕
的
東
西
，
如

果
做
了
人
類
想
成
仙
，
生
在
地
上
想
上
天

，
老
把
自
己
當
珍
珠
，
怕
是
時
常
會
有
要

被
埋
沒
的
痛
苦
。
看
﹁輕
﹂
自
己
，
體
現

的
是
一
種
謙
虛
中
的
堅
定
有
為
、
清
醒
中

的
苦
心
經
營
，
是
在
人
生
和
事
業
目
標
中

的
合
理
定
位
。
看
﹁輕
﹂
自
己
，
是
人
生

和
事
業
的
起
點
，
更
是
一
種
永
恆
的
精
神
磨
練
。
掘
到
第
一
桶

金
的
人
，
往
往
情
緒
膨
脹
，
﹁氣
壯
如
牛
﹂
，
有
人
還
有
﹁暴

發
戶
﹂
的
嘴
臉
，
趾
高
氣
揚
的
味
道
。
但
當
成
了
真
正
的
富
翁

之
時
，
往
往
就
會
﹁身
輕
如
燕
﹂
，
謙
和
起
來
。

看
輕
自
己
，
是
一
種
簡
單
的
行
為
方
式
。
世
界
是
複
雜
的

，
簡
單
的
東
西
才
是
最
美
的
，
許
多
簡
單
的
行
為
方
式
才
讓
人

敬
仰
。
人
如
果
再
不
簡
單
，
就
會
增
添
更
多
的
糾
葛
和
煩
惱
。

人
不
看
輕
自
己
，
就
會
變
得
更
複
雜
，
而
一
複
雜
，
痛
苦
就
會

接
踵
而
來
。
看
輕
自
己
，
是
拋
棄
城
府
深
沉
的
一
種
昇
華
，
是

開
掘
靈
魂
深
度
的
一
種
顯
示
。
看
輕
自
己
，
當
然
是
要
有
分
寸

的
，
自
知
過
了
頭
，
變
成
了
自
卑
也
不
好
。
這
種
﹁看
輕
﹂
不

是
喪
失
自
信
心
，
缺
乏
進
取
心
，
而
是
不
張
揚
，
不
張
狂
。

這
樣
反
而
能
促
使
自
己
擺
正
位
置
，
端
正
姿
態
，
不
斷
進
取

。
這
樣
看
﹁輕
﹂
和
小
視
自
己
，
才
更
見
精
神
和
境
界
。

一九八八年一月，在巴黎召
開的第一屆諾貝爾獲獎者國際會
議上，七十五位與會代表經過四
天的討論，提出了十六條以 「面
向二十一世紀」為主題的結論，
其中重要的一條就是： 「人類要

生存下去，就必須回到二十五個世紀以前，去汲取孔
子的智慧」。

西元二八五年，朝鮮百濟王子派遣王仁渡海向日
本王子獻《論語》和《千字文》。此後，日本出現了
最早的學校 「學問所」，專門向王子、大臣們傳授儒
家經典。而在日本流傳的《論語》各種註釋本中，最
具權威性的是伊藤仁齋著的《論語古義》和荻生徂徠
著的《論語徵》。

孔子思想在西方流傳至少已有三百年的歷史。早
在十六世紀時，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來到中國後，就
曾將《論語》粗略地翻譯成拉丁文。隨後，至少有來
自法國、葡萄牙、比利時和奧地利等國的十七個耶穌

會會士對此進行了修改和研究。
不過，《論語》最早的西文版（拉丁文）《中國

哲學家孔子．用拉丁文解釋中國人的智慧》於一六八
七年在巴黎出版，編譯者是柏應理、殷鐸澤、恩理格
、魯日滿四位耶穌會會士。一六八八年和一六九一年
，法文版《中國哲學家孔子的道德箴言》、英文版
《中國哲學家孔子的道德箴言──孔子活躍於我們的
救世主耶穌基督到來的五百年前，本書是該國知識遺
產的精華》先後被翻譯出版。一八六一年，蘇格蘭傳
教士理雅各在香港出版了《論語》的英譯本，還首次
使用了 「Analects」這個詞作為書名（意思為 「討論和
評論的選段」），而它也成為後來所有《論語》學術
譯本的母本。

《論語》被介紹到西方後，隨着孔子思想逐漸為
歐洲學界所了解，許多西方人對孔子尊敬有加。各界
有識之士認為： 「孔子的教誨屬於全人類。他和莎士
比亞一樣，都有着實用主義哲學：相信和諧、等級、
社會秩序和奉行愛國主義。」孔子因而與希臘古代哲

人蘇格拉底、柏拉圖一樣享有盛名，並被譽為 「偉大
文明奠基者」。西方推選的 「一百個歷史上最有影響
的人物」中，孔子排名為第五位；美國人則尊奉孔子
為 「世界十大思想家」之首。

如今，《論語》和孔子在國外更加盛行。日本長
崎市於一八九三年修建的孔子廟的西廊大理石上所刻
全部《論語》，現在還保存完整，供人觀賞。在新加
坡，政府按照孔子的倫理思想，制定並實施了倫理教
育計劃，規定以《論語》作為中小學倫理教育的教材
；新加坡還經常舉辦文明禮貌活動，《論語》中的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成為這項活動的指導思想。

德國人也把孔子和康德共同尊為教育學的奠基人，柏
林得月園的入口處，更是矗立着兩米多高的大理石孔
子塑像，塑像花崗石基座上刻着 「己所不欲，勿施於
人」。

孔子這一中國古代哲人的形象出現在偉大哲學家
輩出的國度的公共場所，從一個側面說明孔子在德國
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

在我國西周以前的古代文獻中， 「萬
歲」一詞未曾出現過。自戰國開始， 「萬
歲」一詞才屢屢出現於文獻記載之中，這
時的 「萬歲」，只是人們的歡慶祝福之語
，沒有政治意義。宋代張昊他的《雲谷雜
記》中所記錄的： 「《呂氏春秋》宋康王
飲酒，室中有呼萬歲者，堂上悉應；《戰

國策》馮諼燒債券，民稱萬歲；藺相如奉璧入秦，秦王大喜，
左右皆呼萬歲，」就為此意。

「萬歲」一詞何時才被賦予政治色彩，即成為帝王的代稱
呢？有些人認為是在秦漢以後，臣民們才開始直呼皇帝為 「萬
歲」。其中有人認為 「萬歲」一詞具有神聖尊嚴始於漢高祖劉
邦，如劉邦臨朝時 「殿上群臣皆呼 『萬歲』」，並在此時由叔
孫通草創了一套與之相輔的禮儀，使劉邦因此感到 「吾乃今日
知為皇帝之貴也」，另有人認為， 「萬歲」成為最高統治者的
代名詞始於漢武帝劉徹，是漢武帝精心炮製的政治謊言的產物
，即所謂 「山呼萬歲」。這是因為武帝獨尊儒家，而儒家則將
「萬歲」定於皇帝一人，若他人使用，則成了僭越。據《後漢

書．韓棱傳》載，大將軍竇憲奉詔回長安， 「尚書以下議拜之
，伏稱 『萬歲』。棱正色曰 『夫上交不諂，下交不黷，禮無人
臣稱萬歲之制』。議者皆慚而止」。說明此時 「萬歲」之制已
經確立了。

「萬歲」一詞由歡慶祝福之語而演化為皇帝的專稱，使其
內涵發生了深刻的變化，成為我國語言文字中獨特的政治性專
用名詞，其起源時間在我國漢代，自漢以後， 「萬歲」一詞的
使用物件與場合日趨嚴格，但也並不是像有些人所說的漢代之
後， 「萬歲」只限於皇帝一人，其他概不能用。其實， 「萬歲
」一詞至少在唐代，由於 「民間口語相沿未改，仍有人呼 『萬
歲』，以為慶賀。」唐代以後，才 「莫敢之」，只對皇帝才能
稱 「萬歲」。

一
世
清
心
寡
慾
的
老
子

，
萬
萬
沒
有
想
到
，
生
前
寂

寞
，
孑
然
一
身
的
他
，
兩
千

多
年
後
，
竟
然
有
大
批
美
女

蜂
擁
而
至
，
競
相
當
他
的

﹁形
象
大
使
﹂
，
讓
他
﹁受

寵
若
驚
﹂
。

近
日
，
老
子
故
里
河
南
周
口
鹿
邑
縣
面
向

全
國
海
選
美
貌
、
睿
智
的
青
年
做
國
際
老
子
文

化
節
的
形
象
大
使
，
這
次
形
象
大
使
選
拔
分
報

名
、
海
選
、
複
賽
、
決
賽
四
個
階
段
，
將
通
過

選
手
演
示
歌
舞
、
書
畫
等
才
藝
，
以
及
規
定
的

旗
袍
、
休
閒
裝
、
晚
裝
着
裝
秀
比
賽
，
選
拔
出

十
位
集
睿
智
、
美
貌
、
氣
質
、
風
度
、
才
藝
於

一
身
的
高
素
質
青
年
。
原
來
還
準
備
進
行
﹁泳

裝
秀
﹂
，
後
來
怕
當
地
老
百
姓
難
以
接
受
而
作

罷
。

想
想
看
吧
，
退
一
步
說
，
假
如
鹿
邑
縣
有

關
方
面
力
排
眾
議
，
﹁泳
裝
秀
﹂
如
期
舉
行
，

萬
一
那
一
大
群
美
女
嬌
娃
身
着
三
點
式
，
春
光

泄
露
，
玉
體
橫
陳
，
爭
着
給
老
子
﹁投
懷
送
抱

﹂
，
頻
送
秋
波
，
不
知
道
李
老
夫
子
還
能
否

把
持
得
住
，
有
無
柳
下
惠
坐
懷
不
亂
的
本
事

。
萬
一
他
老
人
家
生
出
雜
念
，
春
心
萌
動
，

有
了
﹁身
體
反
應
﹂
，
當
場
出
醜
，
壞
了
他
老

人
家
一
世
英
名
，
又
如
何
是
好
？
如
此
這
般
興

師
動
眾
給
老
子
大
規
模
選
美
，
真
不
知
是
給
他

老
人
家
﹁添
福
﹂
，
還
是
褻
瀆
老
子
的
清
譽
雅

望
。

孔
子
說
：
﹁吾
未
見
好
德
如
好
色
者
也
！

﹂
就
連
孔
子
自
己
還
有

﹁子
見
南
子
﹂
一
回

﹁準
軼
事
﹂
，
不
知
道
這
一
判
斷
是
否
包
括
他

的
老
師
老
子
，
至
少
從
眼
下
能
見
到
的
有
關
老

子
的
記
錄
來
看
，
老
子
並
無
如
何
好
色
的
緋
聞

軼
事
，
《
道
德
經
》
裡
似
乎
也
沒
看
到
有
什
麼

明
顯
的
、
暗
示
的
艷
詞
淫
句
。

可
見
，
老
子
儘
管
也
是
肉
胎
凡
身
，
也
有

七
情
六
慾
，
可
他
絕
非
登
徒
子
之
類
。
他
的
成

就
、
他
的
志
向
、
他
的
興
趣
，
都
在
於
搞
學
問

、
作
研
究
，
為
聖
賢
立
言
，
為
民
眾
指
路
上
。

因
而
，
作
為
後
世
子
孫
，
若
要
真
心
實
意
宣
傳

老
子
思
想
，
弘
揚
老
子
主
張
，
擴
大
老
子
家
鄉

的
知
名
度
，
也
大
可
不
必
打
美
女
牌
，
搞
邪

門
歪
道
，
顯
得
不
倫
不
類
，
無
聊
可
笑
，
老
子

的
在
天
之
靈
會
不
安
的
。

平
心
而
論
，
身
為
老
子
家
鄉
的
後
人
，
開

發
老
子
，
吃
老
子
飯
，
繼
承
老
子
文
化
的
，
都

無
可
非
議
，
發
展
文
化
產
業
，
也
不
是
不
能
利

用
歷
史
名
人
﹁借
殼
上
市
﹂
，
但
一
定
要
尊
重

歷
史
，
尊
重
歷
史
名
人
，
合
情
合
理
，
合
乎
風

俗
民
心
。

據
鹿
邑
縣
有
關
負
責
人
說
，
去
年
，
鹿
邑

縣
就
依
靠
老
子
故
里
和
老
子
文
化
，
實
現
綜
合

收
入
三
千
多
萬
元
。

嘗
到
老
子
甜
頭
的
鹿
邑
人
，
今
年
想
再
上

層
樓
，
二
度
輝
煌
，
也
在
情
理
之
中
，
可
是
，

除
了

﹁美
人
計
﹂
，
除
了

﹁海
選
﹂
，
除
了

﹁泳
裝
秀
﹂
，
莫
非
就
沒
有
別
的
上
點
檔
次
、

有
點
文
化
品
位
的
更
富
創
意
的
思
路
嗎
？

﹁大
智
若
愚
，
大
巧
若
拙
，
大
音
希
聲
，

大
象
無
形
﹂
！
一
生
樸
素
、
低
調
，
無
意
仕
途

、
經
商
，
也
與
聲
色
犬
馬
無
涉
的
老
子
，
如
今

被
人
強
加
﹁艷
福
﹂
，
身
邊
美
女
如
雲
，
讓
他

萬
般
無
奈
，
哭
笑
不
得
，
我
們
也
似
乎
隱
約
聽

到
九
泉
之
下
老
子
的
嘆
息
。

《
論
語
》
在
海
外

惠

斌

「萬歲」源起與演變
劉 輝

老
子
的
﹁
艷
福
﹂

齊

夫

《
我
的
前
半
生
》
中
的
王
國
維

段
懷
清

趙
景
深
愛
《
荷
花
》

許
定
銘

看「輕」自己 國 良

老北京的錢莊 許 揚

溥
儀
曾
任
傀
儡
皇
帝
的
偽
﹁滿
洲
國
﹂
皇

宮
舊
址

（
資
料
圖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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